
麦积山石窟第 １４２ 窟 “猴头”
“象头” 造像研究

杨文博

麦积山石窟第 １４２ 窟营建于北魏晚期， 位于麦积山石窟西崖， 为方形平顶洞窟， 窟

内造像十分丰富， 其正壁塑结跏趺坐佛一身， 磨光高肉髻， 着褒衣博带式袈裟， 双手略

残， 右手作与愿印， 左手作施无畏印。 右壁塑交脚菩萨一身， 坐于高坛基上， 扇形发

髻， 眉间有白毫， 项饰璎珞， 右手作无畏印， 左手残。 左壁同样塑结跏趺坐佛， 磨光高

肉髻， 着褒衣博带式袈裟， 双手略残， 左手作无畏印， 右手轻握。 在正、 左、 右三壁，
又影塑千佛与说法像。 其中在正壁的左右上角各悬塑一身动物像， 这两身动物像在麦积

山石窟北魏造像中仅存一例， 是一组十分特殊的造像。 关于第 １４２ 窟正壁左右上角的两

身动物塑像目前学界存有不同的认识， 蒋毅明、 李西民等先生将其解释为牛头山瑞像和

象头山瑞像， 李晓青先生认为第 １４２ 窟的两身动物像代表的是猴头山和象头山瑞像， 张

锦绣先生认为是牛头山和象头山瑞像， 而其后在编撰 《麦积山石窟志》 时又解释为鹿

头瑞像与象头瑞像， 《佛国麦积山》 中解释为猴头瑞像和象头瑞像， 孙晓峰先生将这两

身塑像认定为象头与猴头， 认为其表现的是白象、 猕猴、 鵽鸟自分长幼的戒度类本生故

事。 笔者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拟对第 １４２ 窟的正壁左右上角的两身动物塑像的身

份及其表达的宗教含义作进一步的探究。

一、 两身动物塑像的身份

第 １４２ 窟正壁的左上角的动物塑像脸部消瘦呈倒三角形， 额部略为突出， 眼窝较

深， 双眼凸出， 眶间距窄， 鼻子与双耳较小， 嘴巴扁平， 眼睛与嘴之间的距离较小。 头

上戴冠， 冠上有双 “丫” 形装饰物， 右耳后边有似羽毛的装饰物， 额部与脸部的毛发

刻画十分细致。 在这身动物塑像的正上方影塑坐佛一身， 坐佛头部残毁， 右手作与愿

印， 左手轻捏袈裟， 为说法状。 坐佛右侧， 有一只鹫， 其头部下俯， 双爪抓地， 双翅收

缩。 第 １４２ 窟正壁右上角的动物塑像明显为象头， 其两耳下垂， 双眼微闭， 象鼻向左上

卷， 头戴冠， 冠左部残毁， 正中有一似猪形的动物。 象头左侧现存残毁一半的圆券龛，
龛内有裹禅巾的坐禅比丘。

第 １４２ 窟正壁左上角的动物塑像目前学界有牛头、 猴头、 鹿头的争议， 笔者同意猴

６７１



头的观点。 关于牛头， 在秦州地区发现的造像碑中牛的形象可与其对比， 在北周保定三

年 （５６３） 秦安权道奴造像碑碑阳上部的牛车以及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木河乡出土

北周建德二年 （５７３） 王令猥造像碑碑阴下部的牛车中牛的形象， 我们发现均与左上角

的动物塑像形象不同。 除秦州地区外， 在河西地区嘉峪关市 １３ 号墓前室西壁的耕牛图

以及莫高窟第 ２５７、 ２４９ 窟壁画中出现牛的形象也与左上角动物塑像的形象不同。 关中

地区发现有与第 １４２ 窟基本处于同一时代的造像碑， 西安博物院藏北魏太昌元年

（５３２） 郭道疆造像碑碑阳分上下两龛， 在造像碑碑阳底部的右侧有供养人乘牛车的图

像， 其中牛车中牛头头顶两侧有牛角， 头部宽， 牛眼半闭， 鼻孔大， 眼睛与嘴部的距离

较大， 脸部平整， 无下凹， 显得比较笨重， 与左上角的动物的形象亦不相同。 可以看出

左上角的动物塑像与秦州地区、 河西地区以及关中地区出现的牛头的形象差异都较大，
所以并不能判定其为牛头。 关于鹿头， 麦积山石窟第 １３３ 窟 １０ 号造像碑的下段右侧上

层的位置刻有鹿野苑初转法轮， １０ 号造像碑中的鹿头面部较长且扁平， 眶间距较宽，
可以看出与左上角的动物塑像的形象有较大的差异。 此外， 云冈石窟第 ６ 窟主室东壁的

初转法轮、 莫高窟第 ２５７ 窟西壁的鹿王本生以及第 ２６３ 窟北壁的鹿野苑初转法轮中鹿的

形象也与左上角的动物塑像的形象有较大的不同， 所以笔者认为其并非是鹿头。
我们再将第 １４２ 窟左上角的动物塑像与其他地区出现的猴的形象进行对比， 发现其

表现的正是猴头。 炳灵寺石窟第 ６ 窟右壁下方绘猴王本生， 其中两只猴嬉戏于山间， 右

部猴头漫漶不清， 左部猴头的额部凸出， 脸颊下凹， 眼部至嘴部的距离较小。 莫高窟第

２８５ 窟西坡下部绘一猕猴坐于山巅之上， 其中猕猴双眼凸出， 眶间距较窄， 嘴巴微张，
眼部至嘴部的距离很紧凑。 克孜尔石窟也出现许多猴的形象， 克孜尔石窟第 ７７ 窟所绘

的坐禅猕猴， 猴头额部突出， 眼睛至嘴的距离较小。 经过对比， 麦积山石窟第 １４２ 窟左

上角的动物塑像与其他地区猴头的形象虽细节上有所出入， 但整体上十分相似， 笔者认为

第 １４２ 窟左上角的塑像为猴头。 即第 １４２ 窟正壁左右上角的动物塑像分别是猴头与象头。

二、 猴头与象头的宗教含义

在猴头正上方有一坐佛， 坐佛右侧有一鹫。 我们将这一场景与 《大般涅槃经》 比

照， 发现其与 《大般涅槃经》 有关。 北凉昙无谶译 《大般涅槃经·如来性品》 载： “我
又示现久住冢间， 作大鹫身度诸飞鸟。 而诸众生， 皆谓我是真实鹫身， 然我久已离于是

业， 为欲度彼诸鸟鹫故， 示如是身。” （ 《大正藏》， 第 １２ 册， 第 ３７４ 页） 笔者认为猴头

上方的鹫所表现的正是释迦度化飞鸟而化鹫， 而鹫旁边的坐佛表现的是正在讲经时的释

迦。 在坐佛左下方、 猴头左侧有两身比丘， 两身比丘双手合十面向坐佛而跪， 进行虔诚

的礼拜， 这两身比丘所表现的内容应是释迦讲经时正在听法之弟子。 猴头上方的鹫和坐

佛与 《大般涅槃经》 有关， 正壁左右上角的猴头和象头很可能也与 《大般涅槃经》 有

十分密切的关系。 北凉昙无谶译 《大般涅槃经·师子吼菩萨品》 载： “复次善男子，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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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劫中无量众生堕畜生中受恶业果， 我见是已复发誓愿， 为欲说法度众生故， 或作麞鹿

熊罴猕猴龙蛇金翅鸟鸽鱼鳖兔象牛马之身。” （ 《大正藏》， 第 １２ 册， 第 ５５０ 页） 笔者认

为第 １４２ 窟出现的猴头与象头表示的正是 《大般涅槃经》 中所记载的释迦为度化众生化作

麞、 鹿、 熊、 罴、 猕猴、 龙、 蛇、 金翅鸟、 鸽、 鱼、 鳖、 兔、 象、 牛、 马之中的猕猴身与

象身， 但第 １４２ 窟并非将 《大般涅槃经》 中记载的麞、 鹿、 熊、 罴等动物全部表现出来，
只是选择了猕猴与象， 但猕猴与象并不单纯地用完整的猴与象表现， 而是用戴着装饰十分

豪华的头冠的猴头和象头来表现。 正壁主尊右侧现存四层影塑， 第二层塑一世俗女性， 其

右手执净瓶， 左手牵一小儿手， 当为母子， 在这一母子对面有一塑像， 头部残毁， 左臂举

于胸前， 右臂残毁， 躯干修长， 半蹲于供养人前， 形似小鬼， 这幅画面表现的可能是

“有无量无边众生生饿鬼中” 这一情景， 母子代表众生， 母子像前的造像则代表饿。 象头

冠上的猪形动物， 则表现的是经文中所记载的释迦佛在贤劫时生于屠脍家， 蓄养鸡猪牛

羊的情节。 将猴头、 象头、 鹫、 猪等动物与北凉昙无谶译 《大般涅槃经》 对应， 我们

发现第 １４２ 窟正壁左右上角的塑像应属于表现 《大般涅槃经》 的造像。
竺法护、 昙无谶、 慧严、 法显、 觉贤、 竺法念等都译有大乘类 《涅槃经》， 其中以北

凉昙无谶所译的 《大般涅槃经》 影响最大。 南北朝时期， 北方非常盛行涅槃佛性学说，
研习涅槃的学者众多， 著名的有昙无最、 慧光、 圆通、 道凭、 道慎、 宝篆、 灵询、 僧妙、
道安、 法上等人 （任继愈主编 《中国佛教史》 （第 ３ 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第 ３８８ 页）。 在北方地区十分盛行涅槃学说的背景下， 秦州地区亦不会例外。

第 １４２ 窟三壁的主尊为三世佛造像， 关于三世佛， 后秦鸠摩罗什译 《妙法莲华

经·方便品》 记载为过去诸佛、 未来诸佛、 现在十方无量百千万亿佛。 （ 《大正藏》， 第

９ 册， 第 ７ 页） 关于过去、 现在、 未来三世佛的身份及传承次序， 《妙法莲华经·序品》
载： “日月灯明佛八子皆师妙光， 妙光教化令其坚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是诸王子、
供养无量百千万亿佛已， 皆成佛道， 其最后成佛者， 名曰燃灯。 ……是妙光法师， 时有

一弟子， ……其后当作佛， 号明曰弥勒， 广度诸众生， 懈怠者汝是， 妙光法师者， 今则

我身是。” （ 《大正藏》， 第 ９ 册， 第 ４ 页） 燃灯佛于过去世中最后成佛， 成佛后又为释

迦授记， 释迦涅槃后则是弥勒成佛。 可以判断第 １４２ 窟右壁的交脚菩萨即代表尚未成佛

的弥勒菩萨， 正壁主尊为现在佛释迦， 左壁主尊则为过去佛燃灯佛。 三壁的主尊与窟内

的影塑千佛共同构成了 《妙法莲华经》 中所记载的三世诸佛。 可见第 １４２ 窟是以法华

思想为主题的洞窟。
第 １４２ 窟正壁左右上角的塑像为表现 《大般涅槃经》 的造像， 而法华与涅槃之间

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隋吉藏撰 《法花游意》 载： “涅槃即是法花之异名， 涅槃既无名

相强名相说， 法花亦无名相强名相说。” （ 《大正藏》， 第 ３４ 册， 第 ６３８ 页） 又 《佛祖统

纪》 载： “二经同明开显并属醍醐， 故合为一时。 此并从经标名， 法华具云妙法莲华经，
由妙法有施开废三者之义。 故以莲华为喻。 涅槃者， 具云摩诃般涅槃经， 此翻大灭度， 大

即法身， 灭即解脱， 度即般若， 一经始终， 纯谈三德。” （ 《大正藏》， 第 ４９ 册， 第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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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鉴于法华与涅槃的密切关系， 窟主将法华和涅槃造像组合在一起是非常有可能的。

三、 猴头、 象头与禅定

第 １４２ 窟正壁的左右上角所塑猴头与象头是表示 《大般涅槃经》 中所记载的释迦为

度化众生化作麞、 鹿、 熊、 罴、 猕猴、 龙、 蛇、 金翅鸟、 鸽、 鱼、 鳖、 兔、 象、 牛、 马之

中的猕猴身与象身。 《大般涅槃经》 中记载释迦为度化众生曾化作麞、 鹿等十五种动物，
窟主之所以只选择了猴与象两种动物， 笔者认为这与当时的修行方式有密切的关系。

《大般涅槃经》 强调 “众生悉有佛性”， 关于佛性， 《大般涅槃经·师子吼菩萨品》
解释到： “佛性者即首楞严三昧， 性如醍醐， 即是一切诸佛之母。 ……首楞严三昧者，
有五种名。 一者首楞严三昧， 二者般若波罗蜜， 三者金刚三昧， 四者师子吼三昧， 五者

佛性。 随其所作， 处处得名。” （ 《大正藏》， 第 １２ 册， 第 ５２４ 页） 一切众生悉有首楞严

三昧即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但因众生不修行所以不见佛性。 关于如何修行， 如何取得佛

性， 隋慧远在 《大般涅槃经义记·师子吼菩萨品》 讲到： “彰首楞严三昧功能成即佛

性， 以首楞严能令诸佛常乐我净， 故即佛性佛母之义。” （《大正藏》， 第 ３７ 册， 第 １７６４
页） 从慧远的解释中我们可看到取得佛性的方法为首楞严三昧。 汤用彤先生将汉晋流

行的禅法概括为念安般、 不净观、 念佛、 首楞严三昧等四种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

佛教史》，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６ 年， 第５５２－５５３ 页）， 其中首楞严三昧汤用彤先生解释

为 “盖大乘最要之禅定”。 后秦鸠摩罗什译 《佛说首楞严三昧经》 卷 １ 载： “一切禅定、
解脱、 三昧、 神通、 如意、 无碍、 智慧， 皆摄在首楞严中。” （ 《大正藏》， 第 １５ 册， 第

６３１ 页） 可见取得佛性的修行方式就是禅定。 象头旁边圆券龛内所塑的禅定比丘， 其所

表现的应是通过禅定修行来取得佛性的僧人。 而且象又在 《大般涅槃经》 中被用来比

喻佛性， 《大般涅槃经·师子吼菩萨品》 载： “象喻佛性。” （ 《大正藏》， 第 １２ 册， 第

５５６ 页） 所以第 １４２ 窟的象头可以理解为表示佛性， 这样象头与旁边的禅定比丘产生了

紧密的联系， 象头代表了佛性， 禅定代表了取得佛性的修行方法， 比丘则通过禅定取得

佛性。 象头下层影塑一立佛、 一弟子与一协侍菩萨， 其中弟子双手合掌跪于佛前。 笔者

认为这一情景与后秦鸠摩罗什译 《妙法莲华经》 中 《授学无学人记品》 《五百弟子受记

品》 所记载的释迦为众弟子授记的内容基本相符， 这幅场景所表现的内容应是释迦为

弟子授记。 《大般涅槃经》 中强调的众生悉有佛性皆当成佛， 其实就是释迦为众生授

记。 “众生皆有佛性， 悉当作佛， 即是普授众生记别。” （ 《大正藏》， 第 ３７ 册， 第 １７６４
页） 这里的弟子授记像显然是代表了成佛的环节， 也就是完成了从众生悉有佛性到众

生皆可成佛的转变。 我们可看到正壁右上角的象头、 禅定比丘以及象头下侧的弟子授记

像集中表现了众生悉有佛性、 成就佛性的修行方法以及众生皆当作佛的内容， 其中禅定

是取得佛性的修行方法， 也是成佛的基础， 所以要取得佛性和成佛都需要经过禅定， 而

如何禅定则与左上角的猴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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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４２ 窟正壁右上角的象头与禅定有紧密的联系， 左上角的猴头也与禅定有密切的

关系。 前文所述， 猴头表现的是释迦为度化众生而化作的猕猴身。 猕猴因自身的性格特

征经常出现在禅观类的经典与图像中。 关于猕猴的性格， 《大般涅槃经·师子吼菩萨

品》 载： “众生心性犹如猕猴， 猕猴之性舍一取一， 众生心性亦复如是。” （ 《大正藏》，
第 １２ 册， 第 ３７４ 页） 后秦鸠摩罗什译 《坐禅三昧经》 卷 １ 载： “乍惊乍惧， 志如猕

猴。” （ 《大正藏》， 第 １５ 册， 第 ２７１ 页） 禅定修行之时， 最怕与猕猴一样心意散乱， 不

能专心入定， 所以为防修行者心意散乱， 常采用拴缚猕猴的方式比喻。 《坐禅三昧经》
卷 １ 载： “譬如猕猴， 被系在柱， 极乃住息。 所缘如柱， 念如绳锁， 心喻猕猴， 亦如乳

母。 常观婴儿， 不令堕落。 行者观心， 亦复如是。 渐渐制心， 令住缘处。 若心久住， 是

应禅法。” （ 《大正藏》， 第 １５ 册， 第 ２７２ 页） 隋达摩笈多译 《菩提资粮论》 卷 ５ 载：
“于中修定比丘， 心思惟时专意莫乱， 若心离境即应觉知， 乃至不令离境远去， 还摄其

心安住境中。 如绳系猿猴系着于柱， 唯得绕柱不能余去。 如是应以念绳系心猿猴， 系着

境柱。 唯得数数绕于境柱， 不能余去。” （ 《大正藏》， 第 ３２ 册， 第 ５３４ 页） 克孜尔石窟

第 ７７ 窟东甬道券顶外侧壁绘坐禅比丘， 坐禅比丘左侧绘一嬉戏的猕猴， 坐禅比丘右上

方又绘一坐禅猕猴。 李静杰先生认为猕猴习性活跃、 放荡不羁， 因而被选择为修行者摄

伏心定的代表。 猕猴从奔走到坐禅， 正是修行者收敛六根， 深入禅定的写照 （李静杰

《龟兹石窟壁画精进力比丘本生与六种众生譬喻图像内涵分析》， 新疆龟兹研究院编

《龟兹石窟保护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第 ２１１
页）。 在克孜尔石窟第 １１８ 窟主室券顶的天相图中绘一只鹰怀抱猕猴， 主室券顶外侧壁

绘坐禅比丘。 赵莉、 杨波先生认为猕猴当为象征放荡不羁、 三心二意的心性， 老鹰用双

爪将其抱紧象征了对猕猴心性的调伏 （赵莉、 杨波 《龟兹石窟 “天相图” 演变初探》，
《敦煌学辑刊》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第 ５６ 页）。 可见猕猴在禅修中是起了告诫修行者的作

用。 第 １４２ 窟正壁左上角的猴头应与克孜尔第 ７７ 窟、 第 １１８ 窟中猕猴的作用一致， 是

告诫修行者： 在禅定时需要调伏心性， 不能心意散乱、 三心二意， 需专心入定。 猴头右

下部的龛内的造像残毁， 其残毁的造像很可能也是禅定比丘。
综上所述， 第 １４２ 窟的正壁的象头用来表现佛性， 虽众生悉有佛性， 但因众生不修

行， 所以佛性不显， 而佛性需要靠禅定修行来取得， 猴头在这里正是强调了禅定的方

法， 是告知修行者如何进行禅定， 在正确的禅定后便能取得佛性。 第 １４２ 窟正壁左右上

角猴头与象头造像不仅是表现释迦为度化众生化作的猕猴身与象身， 而且它们与禅定密

切相关， 共同为成佛服务。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 “丝绸之路美术史” （２０ＺＤ１４）； 兰州大学中央

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敦煌张氏归义军史事编年” （２０２０ｊｂｋｙｘｓ００９）； 兰

州大学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项目 （２０２０ｊｂｋｙｊｄ００２）
（杨文博， １９９１ 年生，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石窟艺术研究）

０８１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